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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 《台北人 中的季节描写 
胡冬智 

季节在中国文学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耳熟能详的名 

篇佳作，往往离不开对季节的描写。著名作家白先勇自幼受 

传统文化熏陶，深谙小说中季节描写的重要性，代表作 《台 
北人》通过对季节的精心设置，为读者展现了一个 日渐没落 

的台北人世界。 
在 《台北人》诸篇中，季节设置通常有两种情况：一 

种是整篇小说大致统一于一个季节，以 《岁除》、 《思旧 

赋》、 《粱父吟》、 《秋思》、 《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 

《游园惊梦》、 《冬夜》、 《国葬》为代表；另一种则是 
一 篇小说中出现多个季节 ，以 《永远的尹雪燕》、 《一把 

青》、 《孤恋花》、 《花桥荣记》、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 

花》为代表 。而在具体的表现方式上，除了直接的交代外， 

很多时候还 以细节的衬托来暗示季节，比如花草、节日、特 

殊的物象等。这样纷繁细致的季节描写，除了再现客观环境 
外，在小说情节展开、人物成长、主题表现各方面均具有重 

要作用。 

再现客观环境 推动情节发展 

在 《台北人》中，季节首先是自然环境的再现，特定季 

节中的特殊物象为情节展开和发展提供了外部必需环境，推 

动事态的发展进程。 

在小说 《岁除》中，故事设定在冬季除夕这一天，一 

开篇就有一段环境描写， “寒流突然袭到了台北市，才近黄 
昏，天色已经沉黯下来”_11，这为主人公赖鸣升扛着大蜡烛 

来台北与刘营长一家守岁做了环境上 的铺垫。紧接着就是 

“刘营长太太端着一只烧得炭火子暴跳的铜火锅进到厅堂 

来”f2]，冬季除夕吃火锅，这一特定习俗为下面的情节展开 

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场所。在小说中，人物活动从头到尾只是 

吃 “团圆饭”，就是在吃饭话旧的过程中，读者了解了赖鸣 

升的性格以及经历。可以说冬季除夕这一特定环境在小说中 

至关重要，缺少这个设置，后面的故事也就失去了支撑。 

而按照欧阳子的分析，白先勇把赖鸣升的悲剧，安排发 

生在冬季除夕之夜，还具有某种讽刺意味。 “把一个经历过 

猛烈炮弹战火的老兵沧桑血泪史，安置在戏放鞭炮烟火的喜 
庆节 日，对比之下，产生尖锐的反讽效果”l3】。可见作者白 

先勇的这一设置属有意为之了。 

在另外一篇小说 《秋思》中，季节更是情节展开与发展 

不可或缺的元素。养尊处优的华夫人准备外出时路过花园， 

凉风吹过，冷香袭来，几十株 “一捧雪”迎风翻腾 ，勾起了 

华夫人对往昔岁月的回忆。也是秋天， “阳澄湖的螃蟹也肥 

了，南京城的菊花也开得分外茂盛起来。他带着他的军队， 

开进南京城 ”， “他挽着她 ，他的披风吹得飘了起来，他的 
指挥刀，挂在他的腰际，铮铮锵锵 ”_4]。尽管这种回忆只出 

现在极短暂的片刻，但却统摄了华夫人数十年的漫长生命。 

在这篇小说中，秋季独特的景物 “一捧雪 ”就如同一件信 

物 ，由物生情，引发联想。也正是由秋天这一最易引人深思 

的季节，通过主人公的意识流，读者知道了华夫人的经历， 

也了解到华夫人嫉恨万大使夫人之深层原因，社会批评与讽 

刺意味立现。 

在 《台北人》中， 《孤恋花》这篇小说比较特殊 ，涉 

及女性之间的同性关爱。与 《岁除》、 《秋思》的单一季节 

不同，这篇小说主要涉及冬、夏两个季节。一年多以前，一 
个冬天的晚上 ， “我”与娟娟相遇，娟娟醉倒在洗手间， 

“我”脱下大衣裹在她身上，将其带回寓所。在这里，冬天 
寒冷的季节为 “我 ”照料娟娟提供了适宜的环境，也正是 

“我”给予娟娟的这点同性温暖，使得两人关系变得密切起 
来，在周遭一片冰冷中互相寻找到心灵的慰藉。而小说的悲 

剧结局却是发生在夏季七月十五中元节这天。 “那晚热得人 

发昏，天好像让火烧过一般 ，一个大月亮也是泛红的。”_5】 

这种焦躁闷热的天气为娟娟的发狂埋下了伏笔。而中元节这 
个特殊 日子的设定，也成功地暗示出娟娟和五宝不为人知的 

隐秘关系，为小说增添了一种阴森暧昧的气氛。 

表现时间意识 记录人物成长 

在 《台北人》中，季节还是一种时间的表述，是记录人 

物成长的生命刻度。在小说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 

随着春、夏、秋、冬四季的变换，主人公王雄走完 了他的生 

命历程。春天里，四十岁的王雄对六年级的丽儿百依百顺， 

丽儿和王雄亲密无间。夏天时，丽儿暑假补习功课 ，王雄回 

忆着大陆老家的小妹仔。秋天到，丽儿升入中学有了新的伙 

伴，王雄形单影只被弃之一边。冬天，王雄心灰意冷，投海 

自尽。而到了第二年春天，百多株杜鹃在园中怒放。在这篇 

充满隐喻与象征的作品中，季节划分是整部 《台北人》小说 

集中最清晰、完整的一篇。春、夏、秋、冬、第二年春天，都 
有明确的表述，只有王雄之死没有确切的文字，但经过推算， 

应该是在冬季。这样，主人公就在一年的时间中，完整地划 

出了他的生命轨迹。由生到死 ，由质朴、兴奋到暴虐、失 

落，由沉迷幻想到幻觉破灭，最终只能以死亡来结束现实的 

生命，继续执著地追寻那个早已不存在的虚幻的过去。在这 

篇小说中，另一个主要人物丽儿也在不断长大，最明显的变 

化就是由小学生变成了中学生，这种身份的变化也带来了需 

求的改变，于是王雄不再被需要。可以说，正是丽儿的成长打 

破了王雄心中凝滞的时间，直接导致其精神幻灭，选择死亡。 

小说集中流传甚广的一篇 《永远的尹雪艳》，其中季节 

描写也颇具特色。 “天气炎热，一个夏天”，尹雪艳 “都浑 

身银 白，净扮的了不得 ”_6]。冬季里，每当盛宴华诞， “尹 

雪艳披着她那件翻领束腰的银狐大氅，像一阵三月的微风， 
轻盈盈地闪进来”L7 J。尹雪艳的新公馆 “冬天有暖炉，夏天 

有冷气 ”，在这里， “很容易忘记外面台北市的阴寒及濡 

暑” J。在这篇小说中，季节描写主要涉及夏、冬两季 ，与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不同，这里的季节是一种泛指， 

并不特定指某一年，而有一种年年如此、岁岁如昔的意思。 

于是，虽然也经过了季节的转换，但尹雪艳却好像总也不 

老。时间在她这里似乎停滞了。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围绕在 

尹雪艳身边当年的五陵年少们，现在却 “有的头上开了顶， 
有些两鬓添了霜”p]，有的成 了工厂的闲顾问，有的升成了 

机关里的大主管。就在这简简单单的夏、冬轮回中，人事早 

已发生了诸多变迁。 

在整部小说集中 《花桥荣记》是一篇 比较市民化的小 

说，以米粉店老板娘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小说中直接的季节 

暇 




